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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陪儿子去参

加作文培训。刚走进教室，我

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

在培训教室角落里，支起一口

大铁锅，边上围着一圈满脸兴

奋的孩子，空气中弥漫着我最

爱吃的糖炒栗子香味。

难道这是糖炒栗子现炒现

卖？这到底是作文培训班还是

传统小吃店啊？我按捺不住好

奇心，挤到前面看个究竟。只

见一位师傅守着炭火炉子，另

位一位则坐在高高的板凳上，

正操着长柄铁勺左右翻炒。随

着铲子的翻飞、落下，飘起一股

股又香又甜的味道。一个个新

鲜栗子在黑色砂子里翻腾起

伏，像是一个个跳跃着的快乐

精灵。那师傅时不时地轻轻地

撒下些白糖，没多久，一锅热

气腾腾的糖炒栗子就出锅了！

孩子们欢呼着、雀跃着，每人

排着队分到一小袋糖炒栗子。

滚烫的热栗子，红得发紫，紫

得发亮。孩子一边剥着栗子

壳，吃着栗子肉，一边发出一

阵阵快乐的笑声。

炒栗子的师傅告诉我，他

们是培训班老师特地请来为孩

子们做糖炒栗子的。因为老师

告诉他们，大冬天孩子们过来

学习不容易，她想让孩子们能

吃到热乎乎的栗子。就为了这

句话，师傅从市区骑了两个小

时的三轮车赶到塘下。下锅炒

的全是最好的山东栗子，用的

砂子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黑砂。

因为在瑞安做了七八年时间的

糖炒栗子，他们还从来没有见

过哪位老师为学生考虑得这么

周到。为了这些孩子，他们走

再远的路也值得。听到他们发

自内心的诚恳话语，我很受感

动。

时至今日，那翻飞的铲子和

香甜的糖炒栗子，仍然时不时地

出现在我眼前。不仅是因为那

两位憨厚朴实的师傅和爱心满

满的老师，还有他们带给我的那

份长存心底的冬日温暖。

“妈，快看，这钱能用吗？”

儿子从我钱包里掏出两张崭新

的10元纸币。

“这钱能用吗？”这句话在本

月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记得前

几日，我去文成一家特产店，选

购土特产。付钱时，无意间夹进

两张10元纸币，收银员见状，就

问这家店主：“老板，这钱能用

吗？”

老板接过纸币，抖了抖，发

出“飒飒”响声，顿时两眼放光，

“能用，当然能用！”我这才注意

到一不小心把两张10元纸币递

过去。

这两张纸币是婆婆闰九月

送给我的。当时婆婆特意介绍

这些崭新纸币的来历：十几年

前，二哥在温州成家。按温州

风俗，婚宴上要分给参宴宾客

88 元红包。为讨个好彩头，二

哥特意到银行兑换崭新的连号

纸币。没想到婆婆一直舍不得

用，存放了十几年。

我回过神，马上掏出一张

“毛爷爷”递过去：“老板，能否

把那两张 10 元还给我。它对

我来说有特殊意义。”老板犹豫

着还给我。

后 来 我 查 过 百 度 得 知 ，

1980 版的崭新 10 元纸币市值

1000元兑3500元。

寄予深情厚谊的纸币，没

想到重新被儿子翻出来。听完

我的讲述，儿子若有所思地说：

“妈妈，这钱不能用！”

“为什么呀？”

“这钱是我们的传家宝呀，

你想啊，二伯给了奶奶，奶奶给

了你，你把它给我，我再留给我

的孩子。”

我被孩子的天真逗笑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

侧，那些关于新纸币的记忆在

脑海里晃荡。童年时，父母离

家经商，为弥补亲情缺位的内

疚 ，他 们 总 给 我 一 大 把 崭 新

的 ，或 2 元 或 5 元 的 连 号 纸

币。我把它们藏在一个小盒

子 里 放 进 衣 柜 ，每 当 想 他 们

时，都要拿出这些纸币抚摸一

阵，仿佛它们身上附着父母的

体温。有一天，当我再次打开

衣 柜 ，惊 慌 地 发 现 纸 币 不 见

了，寻遍所有角落，还是没有！

此后，我经常在梦中追逐

这些纸币，它们像长了翅膀的

天使，在我前方飞呀飞，每当追

到时，梦突然醒了。这种梦伴

随着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想，丢失的不仅仅是那些花

花绿绿崭新的纸币，还有永远

回不去的孩提时光……

有一天，妻子见家人饭碗吃

不干净留有残粒，便说，现在你

们哪里知道过去连饭都没得吃，

更难相信家里一满锅的饭竟被

别人偷吃光……饭有人偷，我也

是头次听说的奇事，当时觉得有

趣。其实不然，联想上世纪60年

代的困难时期，饿死的人都有好

多万，偷饭吃也就不足为怪！

妻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年她才 7 岁，就要带 4 个弟

妹。一日，因家里煤球不多了，

待饭煮熟后，她嘱咐弟妹们端坐

在排凳上就去了煤球店。几分

钟后，当她把煤球提回家门时，

见灶台、地上散落着饭块，连小

弟妹嘴边都沾着些许饭粒，顿觉

大事不妙，急忙掀开锅盖，只见

刚才还满满的一锅饭不翼而飞

……

显然这不是真正的盗贼入

室作的案。家人很快推断是对

面一户关系不错的几个小男孩

干的：他们家人多，男孩又多，三

天两头在这里玩，因饿得发慌，

见大的不在家，就伸手乱拨弄

了；顺便也抓点给小弟妹堵嘴，

慌乱中，在灶台、地上散落不少

米饭，只差没把锅巴撬走。大人

们通情达理，只说以后出去把门

关紧点。

现在物产丰富，应有尽有，

吃饭太简单不过，哪个傻帽还想

把胃撑大垫胀？现代的贼也喜

偷钱而不偷物，哪里会去偷电视

等傻大黑粗呢？至于偷饭吃的

恐怕更是不可能了。而作为过

来人对饭米如此看重，那是当年

实在被饿得“牢慌”而刻骨铭心

罢了。

妻说了孩时的佚事，小孙女

萱听得津津有味，天真地说，以

后我们大家都来比赛一下谁的

饭碗吃得更干净！

要外出培训，想把手机里的

照片储存在电脑上，以免内存太

多而错过绝美的风景。

可是，说也奇怪，以往可以一

下子搞定的事，今天就是不行。

第二天，请先生帮忙一样不成。

去学校试试吧，也许家里电脑插

口有问题。到了学校，借了同事

的数据线，还是同样的问题。

唉，看来是手机有问题。

一同事很是热心地过来帮

忙，“安装”、“下一步”……按照

提示一步步操作。本以为这次

大功告成了。不曾想，一会儿看

了一下屏幕，傻眼了：天啊，屏

幕为何变成这样了？

听到我的惊叫，同事赶忙过

来：对啊！怎么会变成这样？！

再仔细一看，原来手机被升级

了。升级了，本以为是好事。因

为在我们观念中，升级总是好

事，就连电脑游戏也是如此，游

迷们最盼望的就是升级。可是，

再仔细一看，可不是那么回事

了。

微信的图标，没了；短信，

一条也没了；最要命是：通讯录

里一片空白，连一个电话号码也

没有了。

天啊，这可怎么办？这些电

话号码可是在手机里存了十几

年了，一下子全没了，该叫人怎

么活啊？

“ 你 手 机 里 不 是 有 备 份

吗？”另一个同事赶紧提醒。

“什么备份啊？我不知道唉。”

“完了完了，又一个手机白痴。”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那些我

不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用知道，

更不必刻意去学。我只要会发

短信、会玩微信之类就好了。也

许正是这样，我才慢慢落伍了。

以至于不知道，手机通讯录、微

信什么的还可以备份云端资料。

算了，就算是为自己的固执

买一次深刻教训吧。

偷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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